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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世界的渗透被不
少学者当作孩子们功利化
的根源，成人官本位的大环
境一时难以改变，但武昌实
验小学校长张基广并不想
就此裹足不前。

这位戴着细黑边眼镜、
说话低声细语的书生校长
并不像他外表那样传统和
与世无争，他身上带着一股
浪漫情怀，总是试图通过各
种与现行教育不同的革新
措施，让“教育回家，回归孩
子们的天性”。

取消“几道杠”只是他
诸多革新措施中的一项，而
他早就担心外界会对此过
分解读和放大。

其实在把“两道杠”、
“三道杠”变成志愿者几年
前，张基广就施行过班干部
轮换制，“让每个同学以班
干部的名义为班级轮流贡
献自己的力量，这样，就不
存在特权，更不会潜在着

‘官本位’意识，每个同学都
是班级的生活者、参与者、
服务者，每个同学都有平等
的权利和义务。”

他觉得教育“在‘功
利’、‘近视’和‘喧嚣’的丛
林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他只能一点一点地通过自
己的“做”，和大家一起努
力，“让教育回家”，去官本
位、去功利化将是个漫长的
过程。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他
特意找人在校园里修了兔
舍，养起兔子和鸟，让校园
多一份童趣。开学后，孩子
们立刻关注到了学校的新
变化，他欣然看到孩子们能
在校园里找回这份童真。

之前，学校的土操场一
刮风就尘土飞扬，有家长建
议换成塑胶场地，张基广不
让，他觉得那是属于孩子们
的泥土上的幸福。

为迎接省里的绿化评
估，搞绿化的专家建议将学
校田径场周围的杂树清理
掉，这样能绿化得更加美
观，他也不许，因为“自然
的、原生态的”才符合“自
然、从容和本真”的办学理
念，学校为此还失去了一块
先进的牌匾。

张基广甚至给孩子们
减负，主动试验起“无家庭
作业班”，在孩子和家长自
愿的基础上，这个特殊班级
被取消了书面家庭作业，取
而代之的是六项素质作业，
比如必须学会洗碗、扫地等
家务劳动，还要经常看《百
家讲坛》等节目……

刚开始，“无家庭作业
班”遭遇不少家长的私下

“加餐”，但现在，家长们已
经适应了孩子放学后无作
业、自由支配时间的状态。

“孩子没有数学作业，
但因为课堂效率高，他们班
的数学成绩没有低于80分
的，后来我想想，有些家庭
作业其实是浪费时间。”一
位家长说，自己也从中学会
从容，把孩子的学习交给孩
子自己去把握。

张基广一如既往的低
调，家长越来越多地从张基
广的博客中分享到他的教
育理念，希望大人从孩子的
世界抽身出来，顺其自然，
避免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
孩子。

“我们有时甚至犯不着
去发表意见，就像我们说孩
子戴着‘三道杠’好像比别
的孩子高人一等，但孩子们
原本不这么觉得，反倒是我
们说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
他们。”家长刘欣说。

武昌实验小学

校长张基广：

“让大人从孩子的

世界抽身出来”

本报记者 龚海

（上接B01版）
少先队是个“出干部”的地方。去

年武汉曾出过“五道杠”，“五道杠”少
年黄艺博的父亲忙前忙后，带儿子上
敬老院，亲自操刀儿子的各种宣传
照，联系报社给儿子发表文章，终于
将其塑造成“五道杠”政治神童。

一年过去，“五道杠”的影响还
在。

武昌实验小学一位三年级学
生的家长刘欣对此有过反思，但更
觉得自己是迫于无奈，她也很希望
儿子在学校能谋得一个班干部职
位，即便是志愿者，但“人数有限”，
也是提升孩子的重要机会。

儿子是去年转学来到武昌实
验小学的，在之前的小学，刘欣最
头痛的莫过于恶劣的班干部竞选风
气。“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当上班干
部，有些家长给我发短信打电话，让
我儿子给他孩子投票，有的则教自
己的孩子给班里同学买礼物。”

武昌实验小学的情况要好一
些，但她有时仍会不自觉地陷入苦
恼：“我不去教孩子学会来事儿、机
灵点儿，谁知道别的家长会不会那
样教自己孩子，那我孩子岂不要吃
亏了，你说帮孩子写个竞选稿应该
是人之常情吧？”

服务与权力

区别在哪里

孩子们有时并没有揣摩到大
人的心思。解下“三道杠”的别针，
换上志愿者标识，六年级D班的王
思妮还不太明白这种改变意味着
什么，她只是觉得这个标识也“挺
好看”。但走在校园里，她发现，“低
年级的学生不再向她投来曾让她
印象深刻的敬畏目光。”这让她有
些微微的失落。

但无论在少先队还是班级里，
王思妮的工作还和以前一样，作为
班长，她上课喊起立，维护班级秩
序，行使班里最重要的权力。

想起刚戴上“三道杠”的那一
刻，这个比同龄孩子思维更缜密的
小姑娘还是激动得有些飘飘然。走
出校门口，有学生家长看到她说：

“哇，三道杠！”她瞬间就有了一副
“小大人”的神情，美滋滋地甩起马
尾辫。在她印象里，“三道杠”比班
长要“厉害”得多。

优越感就像病毒一样滋生，校
长张基广描述了这样的情景，“老师
不在教室了，一个学生像模像样地
拿根教鞭在巡视教室，还时不时用
教鞭在这个同学桌上敲敲、在那个
同学头上晃晃，而被敲、被晃的同学
都拿一种异样的眼光瞅着他；有时，
他站在讲台上，一双眼睛像老鹰一
样盯着全班同学，巴不得哪个地方

有个风吹草动，他就会马上做出反
应，在黑板上得意洋洋地记上一个
不守纪律的同学名字，或者大声地
喊着‘某某某，你不要讲话’……”

张基广很反感班级和少先队
干部的“官化”，让学校里等级分明
的“一道杠”、“二道杠”、“三道杠”
变成志愿者，而且在外部标识上不
加以区分，在他看来，无疑能直接
遏制这种风气，并让孩子们从小培
养志愿服务精神。

武昌实验小学少先队志愿者
的产生要经过自荐、海选、投票等
程序，这无疑是一项创新，虽然同
样渗透了成人世界的风格。

武昌实验小学政教处主任徐
仲读称，以前少先队干部都是以学
习成绩为标准，现在志愿者的评选
由学生投票产生，看重的是孩子的
特长、责任心、主动服务意识和人
际交往能力等。

统一的志愿者标识似乎让这些
班干部加队长、队委“泯然众人矣”，
但志愿者仍然是学校里的稀缺品，
也是孩子们争先创优的目标。

王思妮说：“我们有58个班、
98个志愿者，实际上每个班才分配
了两个左右的名额，最多的也不超

过四个，我们班有三个。我也是经
过班级推荐，还做了演讲，最后同
学投票才好不容易当上的。”

98个志愿者绝大多数都是班
干部和少先队干部，志愿服务的内
容还不清晰，戴上志愿者标识，他
们仍然脱离不了班队干部的身份。

在孩子们的心中，他们还不能区
分“服务”和“权力”有什么根本性区
别，很多人仍然向往“稀缺”的志愿
者，并乐于听从父母的分析和指导。

徐仲读一再强调，“我们在做
些改变，(通过当志愿者)培养孩子
们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树立每个
孩子都是平等的校园‘小主人’的
新观念。”

但改变才刚刚开始。

是全民学生

还是全民“学生官”？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
孙云晓并不看好武昌实验小学取
消“几道杠”的做法，“倡导小学生
的志愿服务精神很好，但不能取代
少先队的标识，这是两码事。”

孙云晓说，少先队“几道杠”的

本意是“多一道杠是多一道责任，
这是服务的岗位，而不是当官的岗
位，要反对少先队中官本位的误
导，只有强化其服务导向，执行严
格的民主程序。”这被他看作解决
问题的根本。

但遗憾的是，他调查发现，全
国只有59%的少先队干部经由民
主选举产生，另一个数据则是全国
90%以上的小学生有当班队干部
的愿望。

班干部总是少数，于是有学校
尝试操作性更强的解决办法。

长沙市一所小学的班主任想
出一招，她给班上的61个学生每人
都安排了一个岗位，相互有不同的
分工，有管理多媒体的、有管理饮
水机的、有管理图书的……61个学
生61个班干部，一时形成“全民班
干”的局面。

虽然班主任一再强调这些职
务都是为班集体服务，但在家长眼
里，61个干部仍然有大小之别。有
家长对图书管理员的职位瞅不上
眼，转而让孩子去角逐听起来更有
权力的班主任助理，这让班主任不
得不考虑给这个“强势”职位限定
更加平民化的职责范围。

虽然不像这个班级那样“全民
班干”，但武昌实验小学大多数班
级的班干部覆盖了将近三分之一
的学生，家长没有意识到孩子班里
有这么多班干部，那些负责搞卫生
的、做解说的、放音乐的，并没有被
他们算作班干部。

胡女士说儿子做过值日班长，
可这太普通了，她不觉得和班干部
有半毛钱联系，“最少得是个班级
委员，才能拿得出手吧。”

“‘全民班干’是个好的尝试，但
也会有问题。”孙云晓说，“在设班干
部的时候，我们就要有服务的导向，
淡化级别，强调服务和责任，孩子们
觉得体育委员好、劳动委员好，而大
人却觉得不好，认为只有学习委员、
班长、大队委员才好，那是成人的官
本位在误导孩子，是成年人的社会
问题折射进了儿童世界。”

在这些试图取消校园“官本位”
的尝试中，大家都在努力取消成人世
界对孩子世界的影响，但也都或多或
少保留着成人世界的影子。

按照校长张基广的想法，学校
所有的少先队干部都应该由志愿者
替代，而且志愿者还要吸纳更多的
普通学生，而不是集中在一小撮班
干部身上，最好是二年级以上的学
生都能成为志愿者，“最好是校园处
处都能见到志愿者的身影”。

“即使在校园里，去官本位、去
功利化也将是个漫长的过程。”校
长张基广说，他下定决心，总有一
天，要“让教育回家”。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抹不去的“几道杠”
文/片 本报记者 龚海

98名学生当上了志愿者，按照学校的设想，志愿者将覆盖更多学
生。

下午，武昌实验小学门口挤满了接学生的家长，少先队“几道杠”取
消后，学生将佩戴统一的志愿者标识。

武昌实验小学，少先队的“几道杠”被统一的志愿者标识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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